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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

           委曲求存

 

　　宋明以降，佛教不斷走下坡，直至民國初年，一厥不振，瀕於滅亡，究其原因，國家積

弱，內憂外患，人們只關注生存，無暇兼顧性靈的修養，佛教內部亦因資源缺乏，對教育，

弘法的開展，無能為力。香港佛教自民國初年太虛大師來港演講，而本地的富商陳靜濤大力

支持，出錢出力，加上東蓮覺苑張蓮覺亦以人力財力助成，產生復甦的景象，無奈日本侵華

，香港淪陷，佛教活動幾陷於停頓，直至抗戰勝利，佛教才能重新開展。可是，如此反覆障

礙，畢竟對佛教的開展不利。

　　一直以來，出家人因社會環境，陷於貧困境況，當然受教育的機會不多，做成質素下降

，被歧視，被排斥，在所難免！這不獨是香港，就是廣東等處，乃至整個中國皆如是。

　　出家人在如此困境下，謀生也極困難，礙於身份、戒律，要像一般俗人謀生，亦難以成

辦，只有為亡者做法事賺取收入；但為了謀生，不免將身份降格，遷就喪家不合理的要求，

錯失了度亡的殊勝功德，久而久之，佛教、出家人在社會上變得沒有地位，宗教師淪為謀生

者。佛教只能淪為為亡者服務的宗教。由於社會對死亡忌諱，當然不會對佛教有好感，認為

是不吉利，在迫不得已下才會找佛教度亡。這種歧視，連帶見到光頭也認為不吉利，尤見於

賭徒無理的目光，將賭輸的責任放在因為見到出家人的光頭做成，將輸錢發洩於出家人身上

，唾罵，追打，潑水，或以硬物敲打出家人的光頭，尤其女尼，由於體弱，必須承受更多的

侵犯，乃至頭破血流。為了防止這些侵犯，很多出家人喜帶傘子，在酷熱天氣或雨天，可打

傘遮擋，亦能防止敲打，或是以作武器自我保護，一介女流在如此困境下，仍能保持身份，

不可謂不令人敬佩；若問他們所為何事，可能無法答上，亦說不出為教奉獻的大道理，只能

說那是夙世的因緣吧！但以此夙世因緣，佛教亦賴以苟存，直待黎明的到來，高僧大德的出

現，佛教的復興。佛教的功業沒有他們的份兒，可是佛教的衰落，就完全歸咎於他們的不如

法，在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沒有佛教會的保護，沒受教育的環境下，全靠自己的盲修瞎練

，存活世間。

　　除了出家人，在家居士亦受到歧視，被認為是落伍，不合潮流，迷信，偏執，迂腐等。

對於不喝酒、不吃肉，不濫殺昆蟲等行為，加以取笑，弄至在家居士不敢承認自己信佛、學

佛，不肯承認自己是佛教徒的身份，茹素、持午等行為竟偷偷地進行，若有人問起佛教的教

義或主張，總是顧左右而言他，信佛，學佛，不只「鬼鼠」，且委屈。

　　在此情況下，信仰佛教的人自然大減，出家人短缺，繼承乏人，佛教前景堪虞。

　　太虛大師認為，佛教積弱，責在出家人：「平素隱居山林，自鳴清高，未能作積極有益

於社會之善舉；或只能作平常之超薦亡魂，於世無多大裨益。」有以致之。

　　更有社會中窮途末路，或作奸犯科之人，躲到佛寺中，或從佛教出家、受戒，使佛教質

素下降。可是這些皆是環境因素使然，批評，指責確是得當，但責任卻不全在他們身上。相

反，在如此惡劣環境下，能夠不如法地堅持下去，總算能為佛教苟延下來，不致湮沒，亦是

功德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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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  浮浮生

           

 

　　「很感謝你們能接見我們，並安排使亡者復活，聊慰我們在生者之心靈。」一對夫婦在

一所大房間內，隔著長檯，面對佩帶職員證的一男一女，婦續道：「白頭人送黑頭人已是最

淒慘之事。一對孖生姊妹突然其中一個離世，餘下的一個喊生喊死，終日淚流滿面，雖然是

小孩，卻屢勸不果，身為父母的我們，更心如刀割，數年下來，仍是傷心難過無減，我再也

撐不下去了。」

　　夫看見婦不斷啜泣，難以成言，接口道：「我們多方打聽，知道你們公司暗地裏提供這

種服務，我們商量過，這是唯一的途徑，助生者慰藉對亡者的思念，希望藉此擺脫執著，重

過正常生活。金錢方面，不用擔心，你們儘管開數好了，我們的秘書會很快付款的。」

　　「首先，我們的服務尚在試驗階段，未知可行否，亦不知道有什麽副作用。因此，暫不

適宜公開，也需要你們簽署同意書。我們有最佳的不同演員，扮演亡者，最佳的化粧師、服

裝道具師、導演、音響錄音師等，全都是一流的。因此，請你們提供亡者的衣服、生活習慣

、喜好、照片，最好有她生前的錄影，讓我們更能掌握她的小動作，詞彙、言語、習慣等資

料，交由導演、編劇等去安排，將一個演員培訓成如亡者復活般。可是，之前有一個個案，

我們的演員身陷其中，竟完全投入，而求助者亦不能讓演員退出，這本來是好事，但演員的

家屬感覺演員離棄他們，提出抗議，而求助者家屬不能接受演員成為他們家庭一份子，認為

不是同一血統，這便牽涉不同的倫理中，沒想到這計劃的發展，會遇到這些問題。」女職員

解釋道。

　　「因此，我們的計劃被迫停止，本來天衣無縫，能利益很多人，卻要被迫腰斬，我們也

感到很可惜，也許佛教的因果論才能解釋，縱有好的東西放在那裏，垂手可得，但沒有福緣

亦只能徒言。」男職員續道：「有感於你們的誠意及可憐，亦由我們公司高層與你們的關係

，我們才勉強接下這個案。對亡者的離世，家人的思念，我們已能解決，但其他問題，可見

及不可見的，我們實難掌握。因此，在提供服務前，希望你們多點瞭解，如仍有疑惑，請提

出來。」

　　「為了我另一個在世的女兒，我管不了那麽多，請儘快提供服務吧。縱使將來要我受更

大的苦，我也願意。」婦急不及待道。

　　「稍等。」夫忽有所悟道：「既然佛法有如此殊勝的解釋，必定有方法去除我們的疑惑

及痛苦吧！」

 

　　如此惡劣境況，一直維持至八十年代，星雲法師來港於紅館作大型演講，此後每年一次

，如是維持十數年，情況才有所改變，這是從出家人口中傳出來的。此後，佛教地位慢慢提

升，出家人身份亦水漲船高。今天，出家人身份已很尊貴，到處受到優待。當然，香港佛教

界的努力，使佛教環境改變，亦是功不可沒，可以說，佛教在出家、在家、本土及外來的力

量下，來一個大翻身，前途無可限量。

　　今後的佛教，應提昇質素，深化，尤其在佛學教育方面，更要加倍努力，否則佛教雖然

普及，錯失方向，恐有相牽入火坑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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